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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藏书导读】

作者李孟符（员愿缘圆—员怨圆苑），陕西咸阳人，名岳瑞，字孟符，
号春冰，别号春冰室主、惜诵等。幼承家学，诗文词俱佳。尤

熟于清室掌故，濡染之深，非常人可及。该书是作者最负盛名

的掌故著作，发表于宣统年间之《国风报》，揭示清代朝野秘闻

及文坛轶事，足以开阔眼界，增益知识，释疑解难。全书凡一

百四十三则，记事广泛，述事简练，评语精当。

叶景葵合众图书馆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近代中国，有许多爱国志士在国难当头的时候，挺身而

出，以护惜祖国珍贵文献为职志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叶景葵在上

海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，他是一位具有强

烈爱国心的藏书家。

叶景葵，字揆初，号卷盦，别署存晦居士，浙江杭州人，原

籍安徽新州。他生于清同治十三年（员愿苑源）七月十八日，卒于
员怨源怨年源月员愿日，享年苑远岁。叶景葵先世即有藏书。其六
世祖居张卿子巷，有紫藤花馆藏书，后毁于战乱。其祖父重加

修葺，仍为书斋取名紫藤花馆。叶景葵受其熏陶，自小即爱好

收藏书籍。叶景葵收藏的图书有二千八百多部，三万余册，其

中有唐写本两种，宋元本九种，稿本、抄本六百多种，明刻善本

四百余种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为了保存祖国的历史文献，叶景葵发起创

办了合众图书馆。该馆筹备处设在上海旧法租界辣裴德路

远员源号，员怨源员年怨月缘日迁入蒲石路苑缘圆号新址。合众图书馆
藏书到解放时已达三十多万册，而且藏书质量很高。解放后，

该馆更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，后来归入到上海图书馆。



它在战火纷飞中保存下来的几十万册精本，至今仍在这个图

书馆里保存着。

猿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拣魔辨异录

《拣魔辨异录》一书，世宗宪皇帝御制，以辟天童僧法

藏宏忍师徒之邪说者也。简端列谕旨一道，计四千一百馀

言，略谓佛道以指悟自心为本，利人接物，直达心原。外道

魔道，亦具有知见，因误认佛性，谤毁戒行，故谓之魔。朕

览密云《悟天隐修语录》，其言句机用，单提向上，直指人

心，乃契西来的意，得曹溪正脉。及见密云之徒法藏所言，

全迷本性，无知妄语，不但不知佛法本旨，即其本师悟处，

全未窥见。其嗣宏忍，复有《五宗救》一书，造孽无穷。今

其魔子魔孙，至于不坐香，不结制，甚至饮酒食肉，毁戒破

律，唯以吟诗作文，媚悦士大夫。若不翦除，则诸佛法眼，

众生慧命，所关非细。朕既深悉禅宗之旨，豫识将来魔孽之

深，不他屏斥，魔法何时消灭？著将藏内所有藏、忍语录，

并《五宗原》、《五宗救》等书，尽行毁板，僧徒不许私自收

藏，有违旨隐匿者，发觉以不敬律论。另将《五宗救》等

书，逐条驳正（案即此书）刻入藏内，使后世知其魔异，不

起他疑。天童密云悟派下法藏一支，所有徒众，著直省督

抚，详细查明，尽削去支派，永不许复入祖庭。果能于他方

参学，得正知见，别嗣它宗，方许秉佛。谕到之日，天下祖

庭，系法藏子孙开堂者，即撤钟板，不许说法。地方官即择

天童下别支，承接方丈。朕但斥除魔外，与常住愿自无涉，

与十方参学人更无涉，地方官勿误会朕意。凡常住内一草一

缘

中华藏典（二）

名
家
藏
书



木，不得动摇，参学之徒，不得惊扰，奉行不善，即以违旨

论。如伊门下僧徒，固守魔说，不肯心悦诚服者，著来见

朕，朕自以佛法，与之较量。如果见过于朕，所论尤高，朕

即收回原旨，仍立三峰宗派。如伎俩已穷，负固不服，以世

法哀求者，则朕以世法从重治罪云云。此旨既出，当时督

抚，非皆谙习佛法之人，不知如何遵旨办理。书凡八卷，每

条先以小字，低一格录宏忍原书于前，而以大字顶格，书圣

制于后，与驳吕留良《四书讲义》体例相同。特彼书为儒臣

奉敕编纂，此书则一字一句，悉出圣裁耳（按藏忍之书，既

入释藏，其人必非国朝人，但未知其生当何代，当质诸精通

内学者）。

书中第六卷有一条，涉及儒书，因辨《史记》记孔子事

之不可信，恭录于此，以见大圣人读书论世之精识。略云

《论语》言孔子在陈绝粮，不言陈发卒徒围孔子也。孟子曰：

“孔子之厄于陈蔡之间，无上下之交也。”孟子何为有此言

哉？盖当时即有陈蔡发兵之说，而孟子辨之，谓陈蔡君臣皆

与孔子无交，是以适有绝粮之厄，而非有兵戎之患云尔。历

来转以《史记》释《孟子》，而《孟子》之意遂不显。按

《史记》所载，吴伐陈，楚救之，军于城父，知孔子在陈蔡

间，使人召之。陈蔡之大夫相谓曰：“孔子贤者，其刺讥皆

中侯王之疾，恐至楚而发我阴私。”遂相与发卒徒围孔子，

绝粮三日。孔子使子贡告于楚，昭王发兵迎孔子，围乃解。

此其为子虚乌有无疑。是时陈蔡安敢构怨于楚，且吴伐陈而

楚救之，楚迎孔子而陈转围之，陈君臣虽至愚劣，安敢当一

大国伐我之时，更得罪救我之大国耶？楚使者与孔子俱，陈

其并围之耶，抑解围一角而出之耶？楚王闻之，有不即发兵

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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迎孔子，而必待子贡之来告耶？从者皆病莫能兴，子贡独能

溃围而出耶？此事之必无者也。且所记孔子告子贡颜渊曰：

“匪兕匪虎，率彼旷野，吾道非耶，何以至此？”子贡曰：

“夫子之道大，故天下莫能容，盍少贬焉？”颜渊曰：“不容

何病？不容然后见夫子。”夫颜渊子贡之贤，岂得谬戾至此？

君子当患难，省躬克己，则有之矣，安得有忽思改弦易操之

理？且道大则于人无所不容，而亦无恶于天下，岂有以道大

而转致天下莫能容之事？如果至不容于天下，则必于己实有

不韪，天下国家，岂有皆非之理？安得漫然曰不容何病，不

容然后见夫子？岂圣贤戒慎恐惧之心哉？且孔子于子贡之劝

以少贬，则怒而嗤之，于颜渊之言不容何病，则悦而受之，

天下有如是好谀之圣人乎？且曰：“回也使尔多财，我为尔

宰。”于绝粮三日之时，因一语投机，忽欲为弟子主掌家财，

尤可谓无谓之极矣，此又理之所必无者也。然则《史记》之

言，好事者为之也。

乾隆宫禁遗事（三则）

乾隆一朝，每岁暮，祀灶于坤甯宫，至中正炕上，设鼓

板。皇后先至，上驾继到，坐炕上，自击鼓板，唱《访贤》

一曲，执事官鹄立环听。唱毕，送神，上起还宫。六十年

中，无岁不然，至嘉庆时始罢。

圆明园福海之东，有同乐园，每岁赐内廷诸臣听剧于

此。高庙时每至新岁，特于园中设买卖街，凡古玩估衣，以

及酒肆茶炉，无所不备，甚至携小筐售瓜子者，亦备焉。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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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者俱以内监为之。古玩等器，皆先期由崇文门监督，于外

城各店肆中，采择交入，言明价直，具于册，卖去者给直，

存留者归其原物。各大臣入园游览，皆竞相购买，或集酒馆

饭肆哺啜，与在外等。肆中走堂傭保，皆挑取外城各肆之声

音宏亮，口齿伶俐者充之。每驾过肆门，则走堂者呼菜，店

小二报帐，司帐者核算，众音杂遝，纷然并作。上每顾而解

颐，至燕九日始辍。嘉庆四年，高庙上宾，此例遂停。

高宗幼女和孝固伦公主，下嫁和珅子丰绅殷德。未嫁

时，主常呼和相为丈人。一日，上携主游买卖街，和时入

直，在焉。售估衣者有大红呢夹衣一领，主悦之。上因语主

曰：“可向汝丈人索之。”和亟以二十八金买而进之。主呼和

为丈人，未知其故。主少时好衣冠作男子状，或因戏为此称

耶？

乾隆朝万寿庆典之盛（二则）

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为孝宪圣皇后万寿，由西

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梁桥，经棚剧场，相属于道。各省供

奉，皆穷极工巧，而尤以粤鄂浙三省为最巨丽。粤之翡翠

亭，高三丈馀，广可二丈，悉以孔雀尾为之。鄂之黄鹤楼，

形制悉仿武昌，唯稍小耳。最奇者，重楼三成，千门万户，

不用一土一木，惟以五色玻璃瓦砌成，日光照之，辉映数

里。浙之镜湖亭，以大圆镜，径可二丈许，嵌诸藻井之上，

而四周以小圆镜数万，鳞砌成墙垣，人入其中，一身可化百

亿，真奇观也。当时街衢中，惟听妇女乘舆，官吏士民，皆

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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骑马往来，不得乘车轿，虑拥挤也。熙来攘往，太和翔洽之

盛，安得复睹于今日哉？

闻诸故老，高宗纯皇帝八旬万寿时，福文襄为两广总

督，其进奉之物，系小楠木匣一枚。启之，则一小屋，屋内

中置屏风，屏风前一几，几上列笔床砚匣数事。有机藏几

上，捩之，则一西洋少女，高可尺许，自屏右出，徐徐拂几

上尘，注水于砚，出墨磨之。墨即成，又从架上取硃笺一

幅，铺之几下，即有一虬髯客，出自屏左，径就几，搦管书

“万寿无疆”四字。书成，掷笔，仍返入屏后。女乃从容收

去笔砚，仍置原处，始扃其户而退。闻制此者，为院房一

吏。制既成，文襄阅之，踌躇曰：“四字如能作‘满汉合

璧，’则更佳矣。”吏跽而答曰：“可容归而思之。”既归，即

高卧，至夕乃起。起辄以布一匹，紧缠其首，升屋瓦上，坐

达旦。如是者三日夜，乃跃然曰：“得之矣。”略增机括数

事，于是所书者，居然成满汉文矣。文襄大喜，厚赉之。然

其人脑力业已用尽，自此遂不能复记忆一事，平日巧思，皆

乌有矣。此事传者未免稍过，然询之内府中人，知当时确有

此事，特不如言者之甚耳。孰谓吾国人机巧逊晰种哉？或又

云，文襄入都祝嘏，先期以此匣进呈，内监索重贿，文襄靳

之。监即正色曰：“机巧之物，非有知识，且为器愈精，则

愈易破损。设书至无字，而机关忽滞，戛然中止，孰则执其

咎者？”文襄无以难，竟被摈不得进御，此则更传闻之误。

盖文襄宠眷之隆，内监决不敢勒索重贿，即有要求，以文襄

之豪侈，亦决不吝此戋戋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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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宗冲龄神武

嘉庆癸西林清之变，贼犯大内，宣宗方在智邸，读书上

书房。闻变，诸王贝勒皆仓皇奔避，宣宗独亲御鸟枪，连发

毙二酋，贼错愕不敢前，禁军入，遂悉就擒。仁庙下诏褒

异，加封智勇亲王，遂定金匮缄名之局。人皆仰圣武之布

昭，而不知智勇天锡，自髫龄时而已然也。乾隆五十四年，

高宗木兰秋猕，宣宗以诸皇孙随扈，时圣龄才八岁。一日至

张家湾行宫，上亲率诸王校射，宣宗侍侧，俟诸王射毕，亦

御小弓矢，连发，中其二。上大喜，拊其顶曰：“儿能连中

三矢，当以黄马褂为赉。”果三中之。即置弓矢，跪上前，

上问所欲，不对，亦不起。上大笑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因命侍

臣取黄褂衣之。仓卒间不得小者，即以成人之衣被之，乃谢

恩起。而裾长拂地，不能行，乃命侍卫抱之以归。御制诗集

中，有诗纪其事。

德宗皇帝圣德恭纪（二则）

德宗平生，最恶外洋机巧玩物，即钟表亦不肯多置左

右。后来崇尚西法，纯出于保国救民之念，而绝无喜新厌故

之思，此质诸天地而无憾者。外间所传，某侍郎每召见，必

怀西人奇巧玩物数事以进，故圣眷最隆者，皆谣诼之蜚语

耳。秀水沈淇泉太史卫，甲午殿试前，补行覆试，不记何诗

园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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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其结联颂圣处，曰：“圣朝崇本务，奇技绌重洋。”阅卷

大臣原定一等第十名，及进呈，上特以硃笔密圈，拔置第一

人，观此可以知先皇之俭德矣。

政界之变相，始于光绪辛卯壬辰间，此后遂如丸石走

坂，不及平地不止矣。先是辇金鬻官者，必资望稍近，始敢

为之。至是乃驰纲解弢，乳臭之子，汛扫之夫，但有兼金，

俨然方面，群小之侧目于先帝，亦至是而愈甚。四川盐茶道

玉铭者，都下木商，隶籍内务府，入赀得同知职衔者也。其

谢恩召见时，上询尔向在何署当差，对曰，奴才向在

○○（二字为木厂字号，记者忘之矣。上不解，又问之。则
曰：“皇上不知○○乎？○○者，西城第一大木厂也，奴才
向充管事上。”哂曰：“然则木厂掌柜耳，木厂生意甚好，何

忽弃而作官？”对曰：“因闻四川盐茶道之出息，比木厂更多

数倍耳。”上是时已怒甚，然犹隐忍未发，复问：“尔能国语

乎？”曰：“不能。”“能书汉文乎？”嗫嚅良久，始对曰：

“能。”上乃以纸笔掷地，令一太监引之出，于乾清宫阶上，

默写履历。待之良久，始复命缴卷，仅有奴才玉铭某旗人数

字，字大如茶杯，而脱落颠倒，不可辨识。甚者即玉铭两

字，亦复错讹，不能成书。上始震怒，立命以同知归部候

选，而改授张元普为盐茶道。张元普者，浙中老进士，官谏

院多年，贫甚，京察已数届，望一知府不可得，一旦获此，

真所谓始愿不及者矣。玉铭既失官，复归木厂。承办醇贤亲

王祠庙大工，以乾没巨款，并勾通醇邸内监，盗邸中物，售

诸西人使馆，事觉，诏提督衙门逮捕。乃披剃为僧，遁入西

山佛寺。先是有鲁伯阳者，亦以夤缘得官苏松太道。既抵江

南，刘忠诚方督两江，知其由来，固靳之，终不令到任。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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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后，竟藉事劾去之，奉旨开缺。闻鲁于此缺，先后运动

费，耗去七十馀万，竟未得一日履新任，因愤而入山，著道

士服，不复出矣。京师人谈此两人事者，戏谓之一僧一道

也。

德宗外交之大度

光绪乙未，朝鲜既称帝号改元，明年遣使来聘，用敌国

礼。廷议朝鲜吾旧藩，今夜郎自大如此，不如绝之。上曰：

“我不能有而附于日，日既左右之，立国建元，称帝号矣，

固俨然邻国也，此与东西诸国，宁有少殊乎？我不能拒绝东

西诸国之使，奈何独拒朝使？”遂令其觐见，而报以国书如

常礼。上之豁达大度，黜虚文而崇实际类此。戊戌夏，联日

议起，始命黄京卿遵宪为出使大臣。故事实缺道员出使，皆

以四品京堂候补。黄时官长宝道，独以三品卿用，盖重其事

也。先期令总署恭撰国书，依故事拟草上，上阅之，殊不惬

意。因于大日本国皇帝之上，御笔亲加“同洲同种同文最亲

爱”九字。中间词意，亦多所改定。书成，命王文勤及张樵

野侍郎，奉诣日使馆。与日使矢野文雄商榷，而密诏不令李

文忠与知。盖文忠仇日甚，不愿联日，而忌者又为蜚语以中

之，故上怒遂不解也。未旬日而文忠出总署之命下矣（文雄

汉学最深，其觐见颂词，自称独用外臣两字，文略仿《春

秋》，辞令颇渊雅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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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书异闻

内廷进御之时宪书，与外间颁行者，其款式绝不相同。

用白宣纸印朱丝阑，楷书缮写，一页仅十日，积三页乃成一

月。每日所有宜忌各事，皆属国家大政，庆赏刑威朝会游幸

之属。姚伯昂先生《竹叶亭杂记》，尝载其一条：高宗内禅

后，已颁行嘉庆元年宪书。嗣仁宗面谕枢臣，命除民间通行

专用嘉庆元年一种外，其内廷进御，及中外各衙门，与外藩

各国颁朔，皆别刊乾隆六十一年之本，与嘉庆本并行，以彰

孝敬之诚。自是两本并行者历四岁，至高宗升遐后始已。此

见诸圣训及《东华录》诸书者也。

江右某学士，于光绪中叶，在玻璃厂肆一旧书摊上，购

得顺治三十年历书一册，亦系内廷进御之本。印写装潢，色

色精丽，且钦天监硃印，鲜明如新，决非可以伪为者。遍询

故老，竟莫明其故，今此本犹藏学士家中。

明太祖御书墨迹

华阴县东华岳庙，殿后万寿阁，地势绝高，登楼一望，

可数百里。阁之后有一小楼，兔葵燕麦中，游踪罕至者。楼

上供明太祖高皇帝御书《梦游西岳文》真迹，其文云：“猗，

西岳之高也哉！吾梦而往，去山近将百里，忽睹穿雪抵汉，

岩崖灿烂而五光。正遥望间，不知其所以，俄而已升峰顶，

猿员

中华藏典（二）

名
家
藏
书



略少俯视，见群峦叠嶂，拱护周回，苍松森森，遮岩映谷。

朱崖突兀而凌空，其豺狼野鸟，黄猿狡兔，略不见其踪，悄

然洁净，荡荡乎峦峰。吾将周游岳顶，忽白雀之来双，蓦异

香之缭绕，管弦丝竹之声，杂然而来。意试仰观，见河汉之

辉辉，星辰已布吾之左右。少时一神跽言曰：‘慎哉上帝咫

尺。’既听斯言，方知西狱之高，柱天之势如此。如是乎诚

惶诚恐，稽首顿首。再来瞻天，愈觉神殊气爽，体健身轻。

俄闻风生万壑，雷吼诸峰。吾感天之造化，必民获年丰，遂

举手加额，豁然而梦觉。呜呼！朝乃作思，夜必多梦，吾梦

华山，乐游神境，岂不异哉？”此迹以墨笔书白油板壁上，

作行楷书，字大如杯，书法虽不工，而有奇逸之气，信非臣

工所能代为。今尚完好如新，而弃置僻室中，华下人无知之

者。贵筑杨君寿彤，读书岳庙时，始寻得之。惜地僻，无工

摄影术者，传其迹于世。

正音书院

人第知明太祖曾使人分赴闽广，教习官音，而不知我朝

亦有斯制。闽中诸州县，从前皆有正音书院，即为士民学习

官音之地。雍正六年，钦奉上谕：“凡官员有莅民之责，其

言语必使人人共晓，然后可以通达民情，熟悉地方事宜，办

理无误。是以古者六书之训，必使谐声会意，娴习言语，皆

所以成遵道之风，著同文之盛也。朕每引见大小臣工，凡陈

奏履历之时，惟有闽广两省之人，仍系乡音，不可通晓。夫

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，经赴部演礼之后，敷奏对扬，仍有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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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通晓之语。则赴任他省，又安能宣读训谕，审断词讼，皆

历历清楚，使小民共晓乎？官民上下，言语不通，必使胥吏

从中代为传递，于是添设假借，百病丛生，而事理之贻误者

多矣。且此两省之人，其言语既不可通晓，不但伊等历任他

省，不能深悉下民之情，即身为编氓，亦不能明悉官长之

言。是上下之情，扞格不通，其为不便实甚。但语言自幼习

成，骤难更改，故必徐加训导，庶几历久可通。应令福建广

东两省督抚，转饬所属府州县，有司教官，遍为传示，多方

训导，务使语言明白，使人易通。不得仍前习为乡音，则伊

等将来履历奏对，可得详明，而出仕地方，民情亦易达矣。”

各处正音书院，盖当时遵奏上谕所建，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

急之务，日久皆就颓废。惟邵武郡城一所，至嘉道时尚存，

然亦改课时文，无有知其建设之意者矣。今朝廷方谋统一全

国语言，先朝祖制，自不可数典而忘，故亟著之，以饷今之

言宪政者。

福 八

明弘光帝小名福八，宫中妃嫔，尝教鹦鹉呼之，以为谑

剧。沈士柱宫词所云“鹦鹉金笼唤御名”者是也。见黄梨洲

《思旧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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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故太子之异闻

弘光南渡时，王之明一案，卒召亡国之祸，人皆知之，

而不知前此北都已有故太子出见之事，钱轵《甲申传信录》

载其事颇详，而他书不少概见，爰亟录之。顺治元年十一

月，忽有一男子，随一内侍，投故嘉定伯周奎府中，自称故

明太子。奎侄铎引与长平公主相见，抱头痛哭。奎饭之，举

家行君臣礼。太子言城陷之日，独出匿东厂门一日夜。潜出

至东华门，投豆腐店中，店小儿易予以敝衣，居五日，送至

崇文门外一尼庵。留居半月，而内侍来，遂携归其家，藏诸

密室。今闻公主在，故来。傍晚哭别而去，数日复至。公主

赠一锦袍，密戒云：“慎勿再至。”十九日又至。奎留宿，语

之曰：“太子自诡姓刘，为书生，庶可免祸，否即向官府究

论。”太子不从，逐之门外，遂以犯夜被擒。刑部山东司主

事钱凤览勘其事，讯内侍旧臣，共言此真太子。旧司礼监王

德化，亦言其真，百姓观者数千，皆应声呼真太子。是日送

入殿中，廷勘之，太子言宫中事，悉无讹。召故锦衣官尝侍

卫东宫者十人讯之，十人同声对曰：“真也。”独故晋王执以

为非是，遂下太子及常侍内监锦衣十人于狱。凤览上疏力

争，略曰：“前太子危地也，何所凯觎而假之？”京师商民，

各具疏请释太子。又有宛平民杨时茂者，上疏请将茂身肉剁

为泥，骨稴成粉，以赎太子。顺天府民人杨博等，亦疏请留
故太子以奉明祀。疏上悉留中，此案遂不知其究竟，然大略

可睹矣。此案罕见纪载，即亭林、南雷两先生，亦不知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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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秘密，概可想见。

交泰殿大钟（三则）

尝读沈侍郎初《西清笔记》中一则云：“交泰殿大钟，

宫中咸以为准殿三间，东间设刻漏，一座几满，日运水斛许

贮其中。乾隆以来，久废不用。西间则大钟所在，高大如

之，蹑梯而上，启钥上弦，一月后始再启之，数十年无少

差，声远直达乾清门外，犹万历时旧制也。于文襄执政时，

每闻钟声，必呼同直者曰：‘表可上弦矣。’今久不闻此声，

问之内廷官吏，亦无知者。”

《西清笔记》又云：“内府有一钟，下格有一铜人，长四

五寸许，屈一足跽，前承以沙盘。钟鸣时，铜人则一手执

管，于盘中划沙，作‘天下太平’四字，钟声寂而书竟矣。

闻亦利玛窦初来时所制者。”

记此因忆刘继庄献廷《广阳杂记》云：“江甯孝陵之侧，

为灵谷寺，古刹也。其大殿中悬古景阳钟，钟周界为二十有

四卦，卦各悬一杵，清浊高下，各自为律，依时递报。久闻

者辨为何律，即知已至何时矣。”此则必非西人所作。然使

不明声化学者，又何以为之？吾国中数百年前，已有如是绝

艺，而竟不获传，并其姓名而不可知，惜哉！又国初，闽中

最多绝技，相传有漳州孙细娘之小自鸣钟，高仅一寸，而报

时不差分毫。莆中姚朝士之测晷仪器，不拘北极高下，皆可

得真晷刻。而其器悉不传，并其名亦在若有若无间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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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太傅遗事

纳兰太傅明珠，为康熙时权相，卒以贿罢。而生平驭下

极严，以故当政柄十余年，而门客家奴，无敢为城狐社鼠之

行者，其智计亦足多也。太傅既贵，乃广置田产，分命诸奴

仆主之，厚加赏赉，使人人充足，而严禁其干预外事。立主

家长一人，综理家务，诸奴有不法者，许主家长立毙杖下。

即幸免而被逐，亦无他人敢容留者，曰：“伊于明府尚不能

存，况他处乎？”故其下爱而畏之，莫敢不奉法者。太傅虽

罢黜，而后嗣奕世富豪，为满洲世家冠。至裔孙成安，忤和

相坐法，籍没其所庋珍玩，有天府所无者。或有以此事证

《红楼梦》一书，为演太傅家事者，则误矣。盖成安籍殁时，

距太傅执政，已及百年，其时代迥不合也。

徐健庵遗事

唐人通榜之法，士大夫公然行之，不以为疑。自糊名易

书之制行，此等事遂不概见。徐健庵尚书贵盛时，其中表杨

某者，官翰林。一日，徐屏人语之曰：“欲主顺天乡试乎？”

杨唯唯。健庵又曰：“若是则吾有一名单，君入场，当留心

物色之。”未几顺天考官诏下，杨果得正主考。方摒挡入闱，

健庵使其仆持一缄至，启视，则名单一纸累累数十人，下悉

注关节字句，皆当时名士也。杨入闱，悉如其指，榜发，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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